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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先生,女士们,先生们,同行们,朋友们:

我作为国际图联的正式代表出席这次学

术会议,昨天的开馆典礼给我留下了深刻的

印象,不过我希望诸位能允许我从谈论北京

而不是上海开始我的演讲。这是自 62届国际

图联大会以来第一次回到你们美丽的国家。

今天在开始演讲以前,我首先要感谢全体中

国图书馆界、中国图书馆学会和中国文化部

对 1996年国际图联大会的支持。感谢你们同

时祝贺各位——这是国际图联感到骄傲的一

大伟绩。

对我们许多人来说,在中国召开的国际

图联大会圆了一场梦。早在 1934年,中国图

书馆界就开始构筑这个梦。当时国际图联会

议在西班牙马德里召开,会上,一位胡姓先生

介绍了中国图书馆状况,并说了下面一段话:

“⋯⋯我们要通过采纳各种建议、意见、作好

充分的接待工作,简而言之,以一切可能的方

式帮助所有那些到中国做研究的学者。我们

希望,尽管路途遥远,图联大会有一天将能够

在中国召开。”希望终于实现了,我们已经向

国际图情界证明⋯⋯。

人们普遍对北京国际图联大会作出积极

反应。尽管形式不同 (以口头评论、信函、电话

或电子邮件) , 但是他们表达的意思只有一

个:感谢举办了一次极为成功的大会,对中国

的会议规划和安排作出很高评价,当然还对

访问拥有悠久历史和巨大文化宝藏的中国留

下的不可磨灭的印象。

仅几天前,在海牙国际图联总部,国际图

联执委会举行 12月例会,执委会成员从 4大

洲的 8 个国家 (包括中国)飞往荷兰,出席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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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这种状况。利用大型的共享目录数据库降

低了找寻远程资料的成本,加之多种快捷的

传送方式 (尤以传真、快递为著)的出现,都使

一些类型的图书馆在价值上发生了显著改

变。学术图书馆越来越强调快速地从各处接

触到各种书面信息,而不是试图自己拥有全

部已知的书面信息,公共图书馆常通过更为

实际的资源共享方式,也朝这个目标方向在

努力。现代技术的力量不仅使图书馆之间可

以更便捷也更廉价地共享资源,还使得读者

可以接触到更多新的信息。这又将我们带回

到原先的问题: 电子技术将以何种方式对书

本式出版物和图书馆建筑造成影响?

接触电子化信息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计算

机和网络的获取。有很多文章提出如何将线

路排设至最后一英里 (也就是说,将网络带入

家庭) , 使能承受电脑价格的人更易利用电

脑。然而,联接的问题十分重要。国际图联前

专业委员会成员N arcy John 指出,三个很基

本的问题限制了对于电子出版信息的获取。

1. 有多少早期的印刷出版的信息资料

已经或将被转化为数字化形式。

2. 有多少新的信息资料仅仅以数字化

形式出版。

3. 从网络上能否接触到电子出版信息

资料。

缺乏资料转换通常可以归咎于信息在市

场上的实际价值,由于信息资料通常只以一

种形式出版 (一般为书面印刷形式) ,只有相

当具有一些特殊的附加值时才会被以另一种

形式 (数字化形式)重新发行。对于目前图书

馆中所收藏保存的很多知识内容而言,这种

附加值是不可能明确的。

第二点,新的数字化资料更为复杂。商业

考虑是很现实、很复杂和多源的。此外,电子

出版物的市场到目前为止尚不如印刷出版物

市场那样发达。比如,其发行机制及价格等因

素仍很值得关注,在某些情况下,缺乏使用电

子出版物的途径和手段将进一步减少数字化

信息资料的潜在用户和顾客数量。显而易见,

将只有少数人需要,更少有人使用的信息资

料数字化是不合算的。在当今数字化信息时

代到来之前,图书馆人员通过劝说出版商和

作者利用供需推动力来创造书本,强调了信

息资料传播的需要。出版商则通过重印绝版

的书籍,鼓励作者撰写某些专题的书籍来帮

助图书馆人员。反过来,图书馆人员帮助出版

商及其编辑人员确定需要新版资料进行论述

的主要专题。在数字化时代,这些机制仍有应

用,但方式上略有不同。例如,图书馆人员致

力于大型目录数据库的发展和建设,创建书

面资料的电子版本,出版期刊和杂志文章的

全文库藏。

最后一点,关于能否在网络上使用电子

化信息资料有着一套不同的考虑。所需要的

是有能力将资料从封闭型转化成开放型,提

供一种低风险的获取方式。由于图书馆人员

已深入到这些问题中,因此图书馆又出现了

新的作用。一大批图书馆人员,尤其是在欧洲

与美国,已经决定自己创建电子化信息资料,

而不仅仅是向读者提供他人制作的信息。现

在还很难说清楚这一战略会带来什么样的结

果,尤其是对于该领域中其他主要从业者关

系将造成何种影响

尽管获取电子化信息资料存在着一些制

约,图书馆人员还未有明确的发展战略,有一

点已经清楚,即那些预言图书馆在“后印刷时

代”将严重衰落的人错了。在许多情况下,图

书馆自身正在发展成为获取高科技信息贮存

和检索系统的核心,图书馆人员确确实实已

经努力挖掘了新技术的潜力和应用可能性。

但我们不能忽视这其中未包括很多文化、法

律和社会政治难题。

图书馆使人们能够接触到各种知识——

不是书本式电子记录,而是知识。知识需要组

织和环境,事物不会象海洋中的一个浪花那

样简单。正如中国哲学思想中所论述的那样,

知识不能被孤立起来看待和处理。英国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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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两天的会议。这是执委首次有机会正式讨

论 62届大会的结果。这次会议听取了中国组

委会提供的报告。孙蓓欣女士着重讲了这个

报告的最具特色之处,受到执委的极大欢迎。

在第二天的会议里,执委们都惊讶万分。因为

孙蓓欣女士收到中国财政部同行的消息说,

北京会议对国际图联总预算的贡献是迄今为

止最大的,这也是 62届大会创下的又一项纪

录。执委会向孙女士报以热烈的掌声。

女士们先生们,我发现很容易将我的注

意力从北京移到上海。首先,我们一直很赞赏

北京组委会代表中国作出的努力,毫无疑问,

国际图联会得到全体中国图书馆界的大力支

持。有充分的事实证明这一点,今年 7月我和

妻子访问上海、杭州和南京,深切体验到这种

关注和热情不仅来自于图情专业的有关人

员,也来自于省市政府的代表。

首先让我向诸位转达国际图联理事长罗

伯特·威奇沃斯,国际图联官员和会员对激

动人心的上海图书馆新馆开馆的祝贺。这是

对一座值得世界尊敬和举世公认的馆舍的国

际性的祝贺。这里我私下说一句,我的同行也

是朋友 P iet Schoo ts作为顾问参与了这项巨

大工程,对此我内心感到高兴和骄傲。这表明

荷兰人仍然保持着 18 世纪初与中国开始商

业交往时的那种开拓者的形象。有句世言说

道: 在商业交往中,所有的外国人都是瞎子,

荷兰人睁着一只眼,中国人则双目生辉。

这个新建筑将容纳和蓄并上海两个最大

的信息机构:上海图书馆和上海科技情报所。

有句中国话说:“好房子易得,好邻居难寻。”

这种同一馆舍中的两个邻居和同一个新的组

织框架下的两个邻居将日益引起中外关注。

在新馆所开馆之际,举办一个面向未来

的学术会议确实是个好主意,因为这样一个

庞大的建筑的开放引起了许多人的关注。关

注也伴着疑问。这些疑问也是人们向法国国

家图书馆、英国图书馆新馆和旧金山公共图

书馆新馆提出的问题。

我今天演讲的论题是展望图书馆工作的

未来。我们今天处于一个新的图书馆建筑和

新的信息环境迅速发展的时代。发展速度实

在太快,以至于人们认为在今天世界各国拔

地而起的新的重要图书馆建筑中看不到变化

的影响。

正如英国图书馆馆长B rian L ang 所说

的那样:“20 世纪末对图书馆来说是个充满

矛盾的时期。一方面,至少在欧洲,人们回首

即将结束的年代,将看到这是一个伟大的新

的图书馆建筑诞生的年代。英国、法国、德国

和丹麦国家图书馆都开放了他们的新馆。其

中巴黎和伦敦的图书馆建筑在规模上是个里

程碑。他们是各自国家在这个世纪的最大的

公共建筑。另一方面,图书馆正在经历一场信

息革命,信息革命的成果告诉人们中心图书

收藏将是多余的。”

换而言之,批评家们可能会提出,在一个

电子出版不断成长、电子图书馆服务不断发

展的世界中,图书馆应该越来越小。这是一个

很显著的问题,已不再是局限于建筑的大小

和空间; 是不是我们作为图书馆成员和图书

馆的建造者已经跟不上周围环境的发展步

伐;是不是我们成了井底之蛙,只能看到头顶

的一片天空,看不到更为广泛全面的视野?

韩素音说过:“你看待一个问题不能脱离

其周边的环境,它的历史渊源,它最深层的植

根之处。”因此,我们必须回顾图书馆的历史,

回顾它作为“知识宝库”的巨大作用,才能正

确地回答上述问题。

20 世纪中, 大型的国立图书馆、公共图

书馆、学术图书馆很大程度上是因其丰富的

馆藏赢得了国内国际上的声誉。这些声誉往

往源于它们能就地为读者提供多少书面资

料。图书馆可能拥有的最大魅力就基于其占

有的信息量。本世纪的大部分时期内,图书馆

要获取遥远的信息往往受到获取时间和相关

成本的困扰。这些问题有时至今会由图书馆

转嫁至读者。大型计算机网络从根本上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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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馆长曾说:在这个不断变化的时代中,我们

图书馆的现状是对于图书馆阅览室的需求在

不断增长。图书馆收藏了巨大的宝藏。无论

是 18世纪明代的百科全书 (我曾有幸在杭州

得以一观)还是最新的热力学论文。图书馆的

成员希望更多地将新旧技术并用。

总之,未来的图书馆将是一个混合体,同

时包含数字化和书本化收藏,这一点是毋庸

置疑的。虽然有些图书馆的领导展望的只是

数字化图书馆,然而图书馆大多数仍将发挥

作用,特别是将显示越来越大的社会价值。图

书馆将被作为很好的社团会议场所,作为社

团社区的综合者,跨越种族语言的障碍,成为

社区的信息中心。公共图书馆受到广泛的尊

重和信任。正如旧金山市立图书馆的人员所

说的:“公众认为一个大型的图书馆系统对于

一个大城市而言是必不可少的。”我相信,马

先生会同意对于上海而言亦是如此。

上海图书馆新馆为中国一个时期以来图

书馆的密集建设添上了光彩的一笔。几百座,

可能是几千座新的图书馆拔地而起——在

2500 座公共图书馆中有近 1000 座是新建

的。召开国际图联大会期间,《中国图书馆建

筑》一书出版了。这本书给人印象深刻,呈显

现了 230 座图书馆大楼的风貌,全部建成于

八九十年代。介绍这本书的时候,李明华先生

分析了中国图书馆大楼建筑设计上的巨大进

步,指出了 4个重要因素。

1. 全国范围的图书馆新楼建设 (从中获

得的实践明显加强了现有经验)。

2. 图书馆大楼设计标准 (1987)的实施,

加之图书馆人员和建筑师之间一系列的系统

讨论和意见交流 (达成了原则共识: 适应性、

高效性、灵活性、舒适、安全、经济、美观)。

3. 图书馆人员积极参与,图书馆人员和

建筑师紧密合作,广泛听取专家的建议。

4. 国家的开放政策使得参与图书馆项目

的建筑师、专家和学者有条件到国外进行实地

考察,有条件开展学术交流——许多国外专家

到中国讲学,有些作为顾问参与工作,将国外

的建筑设计构思带到了中国。这其中国际图联

和中国图书馆学会的联系至关重要。

上海图书馆新馆的落成不会是这一发展

潮流的中止。就如我们所说,中国的许多图书

馆正在建设。它们可能不及这座图书馆那样

的壮观,但它将有助于加强中国整个图书馆

系统, 这是一个覆盖了 15 个省、4 个自治区

和 34种语言的大系统。

建筑师和图书馆人员的工作不容易——

不过这是在面临挑战时在所难免的。正如中

国人所说的,在平静的大海上行船,是人人都

会的。我想起孔夫子曾这样说过:进步得慢并

不可怕,可怕的是止步不前!变化的世界将不

断呈现新的挑战。

至此,我想引用克利弗兰公共图书馆馆

长恰如其分的一段话来结束发言:“要在知识

的当今世界中找寻道路,我们需要经纬并重,

阴阳并举,兼顾电子出版物和书本出版物。数

字化信息不是一场革命而是对于原有事物的

发展,尽管发展极快,信息只是用以获取知识

的一个部分。归根结底,不是信息的速度,甚

至不是信息本身给我们生活带来的意义。最

关键的仍然是我们用来做什么。”

我希望上海图书馆拥有一个生机勃勃的

未来,希望它的馆藏能为这个充满活力的城市

的信息知识构成作贡献,希望它同时成为图书

馆界人员和建筑设计师的良好范例。就象孔夫

子说的那样:只有那些不仅珍惜已有的知识而

且不断积累新知识的人才能为人师表!

谢谢!

利奥·福赫德　荷兰人。1984年毕业于荷兰莱

顿大学历史系并获硕士学位; 1988年获该校历史系

博士学位并开始在海牙图书馆和信息教育学院任

教。1992年至今任国际图联秘书长。

(来稿时间: 1997. 4. 12。编发者:李万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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